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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冰雪运动红红火火。看到现
在的孩子们使用的冰鞋、冰车、滑雪板时尚
漂亮，不由想起我小时候玩过的“撞冰车”游
戏。

冰车是小伙伴们自己动手制作的。先钉
起四五十厘米见方的木板作为底座，底面钉
上木衬，再用粗铁丝摽在木衬上面代替冰
刀。冰车的滑动要靠“柱子”，通常是找来细
钢筋棍，选适当的长度截出两段，一头磨尖，
一头窝出耳形把柄，以便于靠两臂的撑动产
生动力。有时钢筋不好找，小淘气们便悄悄
拿了家里捅炉子的“火柱”改制而成，为此常
常遭到大人的责骂。

冰车做好了，我们常在寒假或星期天来
到迎泽公园。寒风凛冽，空气湿润而新鲜，
冻得结结实实的迎泽湖面宽阔而光滑，我们
盘着腿坐在冰车上，用力撑着柱子飞快地滑
动，颇具驰骋纵横的战将风度。

大家结伴去玩撞冰车的游戏，先是手心
手背分为两拨，再相隔一段距离列成阵势，
呈对峙状，就像古代打仗一样，待头儿一声
令下，就向对方冲击，规则是只许撞车不准
用手掀对方。

现在想来这是最锻炼勇气、毅力和智慧
的游戏了。没有毅力和勇气，没撞上几个回
合便会体力不支败下阵来；没有智慧就选不
准碰撞的角度，不会用巧劲，也会被对方撞
得人仰马翻。一番拼斗之后，常常出现翻车
的输家落荒而逃、赢家奋起直追的局面。

那时每次战斗都相当激烈，我们口里喘
着粗气，身上流着热汗，衣服沾染了泥水，但
个个都不示弱。现在的孩子玩“撞冰车”之
类的游戏已不多见，更体味不到那种自由驰
骋的天然野趣了。

岁月留痕

大雪节令过后，接连下了两场
有模有样的雪，气温也随之急速下
降。伫立在回迁楼阳台窗前望去，
远处的晋阳湖，大面积的冰面在阳
光下闪着白色光芒。整个公园内，
人影稀疏。目睹此景，不知怎么就
触动了我的记忆神经，一幅旧日与
晋阳湖冰面相关的劳动场面，清晰
地浮现在了眼前。当年，这项劳
动，被社员们叫作“揭冰”。

我们村叫武家庄，就在晋阳湖
北畔。上世纪 50年代，村里办了个
奶牛场。到上世纪 60年代，这个奶
牛场的牛已有了上百头，日产奶则
有上千斤。那时，每日清晨，几十
辆送奶的自行车鱼贯出村，跑义
井、上西山、下晋祠，甚至跨过洋灰
桥，将奶送到水西关、旱西关。当
时的奶牛场，一天早、午、晚喂 3次
牛、挤 3 次奶，村里人叫“上槽”。
挤下来的牛奶，先过滤并集中到一
个个大肚细脖的镀锌铁皮奶桶中，
然后放入蒸箱中，通过高温消毒灭
菌。蒸后的牛奶到上市，需保存十
几二十几个小时甚至更长。天冷
时还好说，天热就容易变质。那个
时候，没有制冷设备，更没有冷库，
牛奶的保质靠的是牛场自备冰窖
里的冰。

说是冰窖，其实就是一个长宽
各二十来米的大土坑。由于地下
水位高，土坑只能挖一米来深。土
坑的坑底和坑周围，垫着一层一尺
多厚的锯末。冰垛满时，会高出地

面一米多。地面隆起的部分，同样
拿厚厚的锯末覆盖起来。冰窖中
的冰，就取自晋阳湖。

那时，太原的冬天似乎比现在
冷，因而湖上的冰也远比如今结得
要厚。普通年份，三九天时，大都
会有一尺左右厚。由于热胀冷缩
的原因，厚厚的冰层往往会爆裂出
多条长达成百米至上千米的缝，或
涌挤起高高的冰棱。这种爆裂若
发生在夜间，突如其来如雷鸣般清
脆的冰爆声，往往把人们从睡梦中
惊醒。每到此时，大队的头头们就
该安排揭冰了。

揭冰是个需分工并接力才能
完成的群体活计。届时，村内 4个
生产队的劳力，由大队统一调派。
一般分为 4 拨人马。一拨负责揭
冰取冰，一拨负责倒冰装车，一拨
负责拉车运输，还有一拨，负责码
垛入窖。揭冰者，必须是干练的青
壮年。他们凿冰的专用工具叫“冰
镩”。冰镩是由本村铁匠打制的，
一个尖尖的长约七八寸的铁疙瘩，
上面安一根三四尺长粗粗的木
把。用冰镩在冰面上连续穿凿，厚
厚的冰便被分离成不大不小的方
形冰块。然后，用冰钩将凿开的冰
捞到旁边的冰面上。这时，早就守
候在一旁的第二拨人马，用冰钩将
冰拖到湖坝上，再沿外侧坝坡滑溜
到下面的装车处，然后装车后运
走。那时运冰的工具，是清一色的
小平车。拉小平车的，则几乎是清

一色的小后生和姑娘们。当时，我
村的奶牛场在村西北约 500米处。
揭冰地点，则选在村东南也约500米
处。同时，穿过村庄大约也是 500
米。因而，运一趟冰，来回需跑近 3
公里的路。天寒地冻、狂风怒吼的
三九天，几十辆小平车在长长的运
冰路上你追我赶，拉车的、推车的竟
都是热汗淋淋。湖面上揭冰的、冰
窖内码冰的，虽手脸冻得通红，头上
却同样是热汗淋淋。这种热火朝天
的场面一般要持续四五天，才能将
五六百立方米的冰揭齐。

等到天气热起来时，冰窖便开
窖了。开始时，先从冰窖一个角上
将锯末撤去，冰块便露了出来。由
于寒气袭人，下冰窖取冰的人要多
穿件衣服，更要戴上手套。否则，
取不了几块冰，手便冻麻木了。而
小孩们会乘开窖之机，凑到跟前拣
几块小冰吃。当年，这也是一种不
可多得的享受呢。大块的冰取出
来后，会立即被放到一个专门的小
房间里围在四壁，需要储存的牛奶
则被围在冰块中间。冰化完了，便
再补充一些放进去。一个夏天，满
窖的冰被陆续送到这个小屋子里
化作水，然后重归自然。几十万斤
牛奶，在这些来自晋阳湖的寒冰保
护下，得以安全地进入市场。

上世纪 70年代末，我们村的奶
牛场有了冷库，村里的冰窖便结束
了它的使命。揭冰，便也成为一段
记忆中的片断了。

晋阳湖晋阳湖““揭冰揭冰””
郝妙海

“撞冰车”
晓阳

那是 1987 年隆冬的一天，冬
日之阳，放射光芒。忽而想到了
在汾阳一大型国企工作的同窗好
友正喜同学，思念之情油然而
生。那时，交通不便，我把想去汾
阳看望老同学的想法，告诉了我
的妹夫。

妹夫在城北一企业做业务
员，常年骑着一辆“雄狮”牌摩托
外出跑业务。我把想法一说，妹
夫爽快答应与我同行。得知我们
要去路途遥远的汾阳，妈妈非常
担心。一再嘱咐：“路上一定要小
心！”

当天午后，我们从坡子街出
发，沿新建路一直向南急驶。南郊
区、清徐、文水、交城……那个年月，
机动车不多，加上又是寒冷的冬天，
骑车人更少，一路顺畅。田野被厚
厚的、洁白的雪覆盖着，冬日温暖的

阳光，给茫茫雪原镀上一层耀眼的
银光。雪后的空气，带着一种清冽
的香气，我贪婪地吮吸着，顿感神清
气爽。只见一村又一村，如电影里
的镜头，一闪而过。

经过大约三个小时的奔波，我
俩终于来到了汾阳那家著名的企
业。去了正喜老同学的办公室，他
看到我后既惊喜更惊讶。得知我
俩是骑摩托车从太原过来时，连声
用他那浓郁的临县口音说：“老同
学，你们辛苦了！”坐定后，我们一
面饮茶，一面海阔天空地聊了起
来。我们深情地回忆起了大学三
年的难忘经历，去襄汾学工、去祁
县学农、去繁峙学军……

说话间，厂里通知老同学去
大厂开会。我们只好意犹未尽、
依依不舍地告辞。老同学给了我
们每人一件临县的特产——用苎

麻线串起、造型各异的红枣干馍
馍。随后，我同妹夫踏上了返回
太原的征程。

驶出汾阳不远，夕阳的余晖
渐渐变淡。暮色却像往清水中渗
墨汁般越来越黑了。当驶入有着
上、下两车道的交城时，仿佛潜入
了漆黑无垠的墨缸。摩托车的灯
光如一束强烈的光明射线，划破
了乌漆墨黑的重重夜幕，摩托车
的轰鸣声，在空旷寂静的原野上
格外响亮。北方冬日的夜晚，本
来就寒冷，长时间在外急驶，寒风
如刀，迎面割来。尽管我们戴棉
帽、棉手套，蹬棉鞋、穿军大衣，还
是冷得浑身发抖，如筛糠一般。
我双手紧紧搂住妹夫的腰，成了
名副其实的“抱团取暖”。

经过近 4个小时的艰难奔波，
我们终于返回了太原。

冰天雪地汾阳行
李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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